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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衣 岂无缝
,

造化爱几何
,

匠 心 剪接成
0 四力 纤维能 0

浑然 归 一体
,

千古 寸心 事
,

广邃妙绝伦
。

欧高黎嘉 陈
。

“

赞陈氏级
”

—
杨振宁

谁是欧 1几里得 2
、

高 1斯 2
、

黎 1曼 2
、

嘉 1当 2’3 对读

数理的同学
,

我不用 解释
。

对一般读者
,

我想打一个

比喻
,

在几何学上的欧高黎嘉陈
,

相当于中国诗界的

屈 1原 2
、

陶 1潜 2
、

李 1白 2
、 ’

杜 1甫 2
、

苏 1轼 2
。

陈教授

于 4 5 6 7年在德国汉堡获数学博士学位
,

4 5 6 7年至 4 5 6 8

年在巴黎随嘉当工作
,

4 5 6 8年至 4 5 9 6年在昆明西南联

大任教
,

4 59 6年应邀在美 国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工作
,

4 5 9 7年又一度回国
。

4 5 9 5年再来美 国后
,

先在芝加哥

大学任教十一年
,

后在 4 5 7 :年被伯克利加州大学聘为

教授
。

陈省身教授终身从事微分几何研究
,

他的一名

学生说
; “

陈省身教授就是现代微分几何
” 。

他至今发表

过一百多篇学术论文
,

写过六本书
,

指导过博士研究

生 三十 多名
,

包括 举世 闻名的年轻数学家丘成桐
。

陈教授于4 5 8 5年退休
,

可是他退而不休
,

先被聘为伯克

利数学研究所的所长
,

自4 5 < 9年起更在他的母校南开

大学创力
、

了数学研究所
,

为国内前办一个新的科学研

究试点
。

陈教授最近应邀来加州理工学院作专题演讲
,

一

批中 国留学生与笔者请他在会后谈谈南开数学研究所

的近况及他个人的研究和教学心得
。

陈教授很爽快地

答应 了
。

他说 自己虽然七十四岁 了
,

一直没有离开过

数学
。

他一向希望为祖国做点事
。

几年前中国政府请

他回 去建立一个数学研究所
,

培养人才
,

于是他在 4 5 < 9

年开始筹备
,

于 4 5 < −年4: 月正式成立 了这个研究所
。

至于为什么选择在南开呢 = 其一
,

由于南开是他的母

校 0 其二
,

因南开在天津市
,

既接近大城市
,

又没有

北京
、

上海那么拥挤
。

这个研究所因为有政府拨款
,

国家大力支持
,

经费充足
,

办起来也很顺利
。

现在研

究所 有 一 座 大 楼
,

内 有大小教室
、

图书馆及四十多

间办公室
。

正在建造招待所
,

有 卧室 4 4: 间
。

另外计

划给他建一住宅
,

一部分作招待外宾用
。

陈教授说
,

他可以直接动用外币向外国直接购书
,

希望能建立一

个设备先进
、

齐全的数学图书馆
。

目前研究所 已请了

不少人
,

有从国外回 国讲学的
,

也有来 自国内其他大

学或研究机构的
,

但以年轻的研究员 为最多
,

博士及

博士后有4< 人
,

硕士生约6: 人
。

大家聚在一起演讲
、

报告
、

讨论
、

切磋
,

与学生交流
,

鼓励学生作报告
、

提问题
。

目前规定
,

国外学者来此
,

最起码得逗留一

个月
0

国 内来的学者
,

逗留时间长短不等
。

他说由于

中国 门户之见一向很深
,

很多单位把 自己认为最好的

人才抢去
,

便从此不放
,

他希望南开能打破这种传统
,

保持人才流动
,

鼓励大家来去 自由
。

他创办这所研究所 的主要 目的是
,

希望在中国本

土创造一个研究科学的新环境
,

尽量摆脱政治上的压

力和不必要的束缚
,

让年轻人可以 自由说话
,

让大家

可以专心作研究
,

并有机会当家做主
。

他希望为中 国

未来造就一批年轻的数学俊才
。

因为他觉得中国不能

永远靠国外学者
,

也不可能和不应当长期选派大批 留

学生出 国深造
,

只有使 中国本土的数学达到国 际水平
,

就算在一两个重点方面的研究也好
,

才是有前途的
。

南开是一个试点
,

是一个希望
。

南开是否能成功 = 将

来会否有成就 = 他说这要待几年后才看得出
。

不过他

对中国 的年轻人寄予很大的希望
,

他认为只要年轻人

有抱负
,

肯下功夫
,

中国的科学是有前途的
。

他也相

信中国会有不少有志的人
。

很多人认为中国 目前环境欠理想
,

不适合作研究
。

陈教授说和他在4 5 6 8年回国 时相比
,

不知已好多少倍
。



那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开始
,

芦沟桥事变刚发生
,

他在

昆明住 了六年
。

六年内
,

甚少有书
,

只靠和他的 旧导

师通信
,

读师长寄来的论文
,

才没有完全脱离数学研

究
。

短期的孤立也有好处
,

他说可以给 白己一段 自由

思考的时间
,

而不赶着去搞时髦问题的研究
。

对 日前

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
,

他认为毕业后在外国作一
、

二

年研究还可以
,

但是他劝说他们别 太短 见
,

别 因为在

美国拿高薪而把祖国忘记了
。

祖国 目前在成长时期
,

前途非常有希望
。

美国学术 界人才已饱和
,

搞理工科

的 中国人 已多得很
,

留在美国也不一定有发展机会
。

他说如果要中国达到理想环境
,

一定要有人肯奋斗
一 、

肯付出代价
。

他深信中国人才鼎盛
,

在美国各人学数

学系的最好学生
,

包括哈佛
、

普林斯顿
,

很多是中 国

人
。

他又看见中国 中
>

学数学课程比美 国深奥得多
,

他认

为没有理 由说两个在一起走路的人
,

一个一定会落后
,

落后的原因过去是政治
,

目前或许是由于经济条件

不过他说美国薪水特别高
,

不但中国不能和它比
,

连

日本
、

英
、

法
、

以色列等国也是不能相比的
。

对于刚

回国的留学生
,

一个月九十几元人民币是不够的
。

中

国政府也会给 予特别照顾
,

如李政道教授建议的 博士

流动站
,

就是帮助回国 留学生在过渡时期慢慢适应
。

他在南开对这方面也已加以注意
。

当然
,

在解决经济

问题后
,

最重要的还是工作环境 以及个人 肯下 苦功
。

他建议留学生回 国后
,

可以 和其他同行
,

一个或两个

或三个
,

结成小组
,

既不孤立
,

又可互相讨沦
、

切磋
、

交流
,

更和国外保持联系
。

他 认为一名研究人员要想

在某方面取得一定成就
,

或获国际承认
,

无论在南开

或在其他地方
,

起码得经过十年
一

二十年的辛 苦耕耘
。

他又指出
,

中国现在海外的年轻科学工作者正在 4
一

字

街头
;

个人的工作和对国家的服务不完全在同一条道

路上
。

他不想给任何劝告
,

只希望大家向前看五十年
。

他深信五十年后 中国数学会达到世界顶峰
,

希望每人

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作一点贡献
,

不要把这个机会丢 了
。

他强调地说
,

历史重视卓绝而不肯随波逐流的人
。

他 自言一生从事数学研究
,

从来
“

不放弃
” 。

他 已

七十 四岁
,

仍作研究
。

有人也许会觉得他傻
,

他谦虚

地说 自己能做出 了不起的成果机会不多
,

不过研究学

问 自得其乐
,

如作诗
,

下棋
,

偶有一得
,

便沽沾 自喜
,

所谓
“

文章千古事
、

得失寸心知
” ,

只要解决一个小问

题
,

迈前一小步
,

也是令人高兴的
。

他 当初在开始作

研究时
,

也不知道 自己选择的 论文题 目将来会有什么

用
,

当时不过是因为兴趣
,

也对这方面有一 点点希望

而已
。

他 目前为中国做点事
,

既不为名
,

也不为利
,

倒没有太大的精神压力
。

他说能做多少便做多少
,

能

做多久便做多久
,

只希望把 中国的数学发展起来
,

赶

上国际水平
。

答

座谈会上
,

在座的留学生与笔者向陈教授提出如

下一连串的问题
;

77

在南开搞数学研究
,

可否自由发挥 自己的兴趣与

所长了

绝对可以 自由发挥
。

今年我们办 了一个专题讲学
;

偏微分方程
。

在这方面国内水
一

平较高
,

而且这 门

数学的应用方面非常 多
。

以后还会搞更多的项 ?
一

4
,

应由中国研究 员二三人或几个人 自己组成进行研

究
,

由国家负责经费
,

与国外交流
。

中 国在数
、

理
、

工方面的人才
,

无疑是优越的
,

但中国尚没有一个象美国那样的
,

能公正地选拔

人才的的制度
,

中国现在是否仍强调
“

又红又专勺

美国选拔人才的制度基本上是商业式的
。

国家提

倡科学的最重要的条件是
“

人尽其才
” ,

所以要多

设基地
,

不要集中
,

有才者可找到对 于他 工作的

最合适的地方
。

目前
,

选拔人才的标准是以 专为

主

搞数学研究
,

可否制 ≅>
‘

一 个计划
,

集 中国家资源
,

寻求某一方面的突破 =

据数学发展史及个人经验
,

这个做法在基础科学

上是不行的
。

近代一些重要的成果都不是按照一

个预定的计划获得 的
。

例如研究哥德巴赫问题
,

不

能找十个人专攻 十年
,

因为这样可能一无所成
。

但陈景润单人匹马
,

也 许会有成就
。

当然在应用

科学上
,

如登月球
,

工程计划则 非常 重要
。

1笔

者按
;

陈教授这里指的
“

基础科学
” ,

是指纯理 沦

科学如数论
,

相对论等
。

这一定 义
,

国内和国外

可能不尽相同
。
2

国 内现在废除家长制
,

研究经费由研究人 员 自己

申请
,

但有些领导学术水平不高
,

如何公开鉴定

一个研究方案 =

你这个问题不只是中 国科学界的问题而是世 界性

的问题
。

美国的实验组都怕写研究方案
,

怕评审

的人把内容偷去
。

在伯克利生物系
,

实验室与实

验室之间关系如交战的敌国
,

一切研究计划如军

事秘密
。

人类不理想
,

人性不完美
,

中外都是一样
。

只有公开 民主的制度下
,

大家可以看见不 良后果
,

使人人对他的行为负责
,

才可限制人的私欲
。

〔笔

者按
;

我听陈教授演讲与读他 的论文
,

发觉他喜

欢用 Α Β Χ Δ 3≅ΕΔ ?1美 2与 , ≅Φ Γ ?Β 1简单 2 一二字
,

他在

深奥的学问里
,

往往能化繁为简
,

创出美的意境
,

可惜这两个字对人类不适用 〕
。

先生是否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学问的精神 =

中西文化这个问题太大
,

非数言可尽
。

原则上寻

求真理的 目的是一致的
。

无论问题大小
,

我的态

度可以陶渊明的话
“

每有会意
.

便欣然忘食
”

来表

月不。

国内有一些 自修数学的人
,

这些人有的 白天当 中

小学教员
,

晚 上自修
。

南开会不会提拔这种人
。

这种人有志可嘉
,

自然值得帮助
。

但从我接到的

许多信看来
,

大多缺少严格的训练
。

除 自修外
,

他们需要到人学去进修
。

问答

问 与 答



后 记

陈教授对祖国
、

对 民族充满深厚感情
,

他的谈话

既幽默又率直
,

他对于敏感的问题绝不回避
,

而是运

用他的知识与经验
,

予以客观 的解答
。

子曰
; “

知之者

不如好之者
,

好之者不如乐之者
。 ”

陈教授对学问的追

求
,

已找到极高的精神境界
。

他一生努力
,

不但 自己

乐于学习研究
,

并且乐于教导后学
,

指点晚辈
,

进入

他的极高的学问世界
。

陈教授既是几何大师
,

我试用几何观点
,

来看陈教

授和他这一代精英对中国文化的贡献
。

他们都是点
,

是重点
,

是奇点
,

是起点
。

他们凭个人的天才与努力
,

首先突破中 国科学的落后窘境
,

傲立于西方科学的顶

峰
。

我想 中国文化的下一步是要把点推广
,

引出线
,

科学要在中 国领土上生根
,

发展世界一流的研究领域
。

但这问题
,

远远 比研究科学本身还复杂
,

因为这会牵

涉到组织和管理等问题
。

南开是一个试验
。

如果南开

成功 了
,

国内会有不 少研究所
,

或新办的研究所
,

跟

着走上这条线的道路
。

正如陈教授所希望
,

用新的
、

好的
,

渐渐代替旧的
、

落后的
。

最后中国科学终要在

自己的平面上发展起来
,

如果由点到线成功了
,

由线

到面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
。

这工作正等待着这一代与

下一代的中国人去做
。

对于陈教授的谈话
,

我反复深思
,

其 中有一点我

想补充
,

他认为中国学生训练严格
,

所以 人才辈出
。

相比之下美国中小学对数学教育不够重视
,

学生在数

理方面成绩较 低
,

我觉得美国把 中小学教育重点放在

语文与人文方面
,

他们极注重训练领导组织才能
,

包括

体
、

智
、

群各方面 的发展
。

所以一般美国学生在数理

水平上远远不及一向只注重在数理或学术上钻研的中

国学生
。

而中 国学生除了在学术上取得极高成就外
,

在组织
、

行政
、

领导
、

政治各方面
,

表现并不出色
。

从点到线
,

中国最缺乏的是上述各种人才
。

故美国训

练 中小学生的教育方式似乎不无借鉴之处
。

后来我与

陈教授提及此问题
,

他亦赞同
; “
习理工的人对人文社

会有些认识
,

则眼光可以远大 ; ”

·

科技短波
·

美国科学家提倡不载人太空飞行

一个很有声望的美国科学家小组提倡美国科技政策来一个
“

急剧的转变
” ,

再度使不载人火箭成为 向太空发送科研载荷的

基本 手段
。

全国研究理事会所属的空间科学委员会主席托马斯
·

多纳

休 − 月Η4 日断言
,

试图把航天飞机 当作通用 的发射装置和进入

太空 的唯一途径
“

是不明智的
” ,

将威胁到
“
我们 在空间科学和

技术上的领先地位
” 。

全国研究理事会是全 国科学院和全国工程学会下属的一个

研究机构
。

多纳休告诉记者说
; “

本委 员会和科学家们 多年来对决定逐

渐淘 汰用于发射科学考察飞行器的不载人发射工具 1即所谓消

耗性发射工具 2 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感到忧虑
,

这一决定造成

了大约十年的浪费
,

从 4 588年
“

旅行者
”
号宇宙飞船那样的重 大

发射任务
,

到下次
“

伽利略
”

号木星探测器和太空望远镜等类似

的发射任务
,

中间隔 了大约十年
。 ”

多纳休说
, “

伽利略
”

号和太空望远镜
,

本来计划于今年用航

天飞机发射
,

但在一月份
“

挑战 者
”

号失事
,

七名宇航员遇难之后
,

至少要推迟十八个月
。

计划今年进行的另一次
“
尤利塞斯

”

号的

重大科研飞行将推迟到 45< <年年中
,

甚至可能到 4 5 < 5年年中
。

多纳休补充说
,

在
“

挑战者
”

号出事之前
,

原计划是在今后

两年中总共进行七次全面 的科研飞行
。

“

伽利略
”
号宇宙飞船将要环绕木星及其最大的四颗卫星运

行
0

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宇宙飞船
“

尤利塞斯
”

号要开始为期六年

的飞行
,

成为第一个围绕太阳的南北极运行的人造飞行器
,

太

阳南北极的磁性活动使得对太阳的研究变得复 杂起来
。

价值 4Η

亿美元的太空望远镜将被送入地球轨道
,

宇航员们就能比过去

深入 十倍地去观察宇宙
。

空间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提到
,

美国在六十年代中

期以每年五 至六个的速度发射科学考察飞行器
,

45< :年以前发

射的九个星际飞行器至今仍从太空发回宝贵的资料
,

后者包括
’.
旅行者二号

” ,

它最近飞过遥远的天王星
,

目前正在前往海王

星的途中
。

委员会的声明指出
,

七十年代开始研制航天飞机
,

但在航

天飞机尚未成为 可靠的运载手段之前中止了采购不载人的消耗

性发射工具
,

这就给进一步发展先进的不载人发射系统的计划

泼了冷水
。

委员会的声明指出
; “

这些决定导致不载人的太空飞行
,

包

括科学考察飞行
,

都得依靠载人 的工具
,

特别是航天飞机
。

这

一政策的后果⋯⋯对于航天科学是灾难性的
” 。

然而
,

多纳休强调
,

委员会并不反对载人的航天飞行
。

“
我们大 多数人相信

,

在协助完成材料加工
,

生 命科学 的

研究
,

回收
、

保养和整修沿轨道运行 的 航 天 器 等 方面
,

送入

轨道的人发挥了很大作用
。

将来
,

为运载人们往返空间站
,

航

天飞机也是不可缺少的
。 ”

但是多纳休说
,

有一些功能
,

对航天飞机一类载人工具并

不适合
,

例如发射行星探测器
, “
从航天飞机上发射重要的科学

考察飞行器是十分复杂的
,

这毫无必要地危及我们宇航员的安

全和科学考察任务的成功
” 。

多纳休承认
,

保持 载人 和不 载人的两种发射系统
,

也许

必须
“
调用更多的资源

” 。

他说
,

以过去 4− 年所拥有的 资源来做

国家航天计划该做的所有事情
“

或许是不可能的
” 。

他说
, “

我们⋯⋯建议
,

要么就给够从事这一计划所需要的

资源
,

要么就根本别做
。

在涉及尖端科学的引人注 目的重大行动

上试图节省
,

就势必会导致引人 注 目的毁灭性失败
。 ”

据空间科学委员会报告
,

自4 58 9年以来
,

民用航天计划的

年度预算几乎一直保持在 8− 亿美元上下
。

相比之下
,

六十年代

中期在执行阿波罗登月计划 时的最高拨款额是以上数字的三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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